
原创音乐剧《虎门销烟》于近期结束全国

百场巡演后即将在北京上演。该剧是由东莞

市政府与保利成功创演的一部深挖本土历史

题材、精心打造、倾情制作的一部力作。该剧

的主创成员也都颇具实力。他们是：著名的音

乐人、作曲兼艺术总监三宝，编剧关山，导演黄

凯，形体设计胡磊，舞台美术设计边文彤，灯光

设计刘建中。作为这部剧作的服装和人物造

型设计，笔者也面临着全新的挑战和压力。这

种压力一方面源于三宝老师对这部戏的总体

艺术风格有独特的想法和追求；另一方面源于

剧作本身的题材。因为，这部戏的创作难度主

要体现为，如何根据音乐剧的特性和创作规

律，将历史题材通过戏剧的表现形式加以呈

现，从而将剧本所蕴含的历史感、悲怆感恰当

地融入设计当中，并根据剧中人物特定的性格

和命运以及人物关系等元素，外化于服装和化

装造型上，使得戏剧化的舞台人物形象更有质

感而不僵化。

“虎门销烟”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

大历史事件，深深印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

同时，“虎门销烟”也是震惊全世界的历史事

件，不仅拉开了广东禁烟的序幕，也直接导致

了鸦片战争的爆发，改变了清王朝在世界舞台

上的格局。《虎门销烟》音乐剧就是以此为背景

而创作的。

该剧讲述了清朝道光年间，朝廷大臣林则

徐被委以两广总督，前往广东查禁鸦片的故

事。剧情叙述了：林则徐亲自写了一封致英国

维多利亚女王的照会，同时为了寻找销烟秘方，

林则徐与记者郑莞生深入民间微服暗访；为了

能够彻底销毁呈缴上来的大量烟土，林则徐与

为了争夺利益而百般阻挠的英国商务总监理

查·义律斗智斗勇；在鸦片的侵蚀下，一对恩爱

夫妻的生死离别；烟馆里如行尸走肉般沉迷于

鸦片的烟民……面对这一切，林则徐向天下宣

誓了彻底禁烟的决心：“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

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

最终在虎门海滩当众集中彻底销毁。此刻，欢

歌、颂歌、悲歌、哀歌此起彼伏地汇成了最强的

声音，在历史的销烟中唤醒国人的觉醒。

该剧本在创作上，放弃了宏大的叙事方

式，把视角从高高的庙堂之争，转向民间看似

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身上，通过配角阿忠和倩娘

的爱情戏情节的融入，重点关注大时代背景下

的小人物的命运。通过林则徐发布禁烟令到

微服私访寻找销烟秘法的情节线索，使得已被

几代中国人认知的民族英雄林则徐的形象，更

加生活化，更加“接地气”。

“从雕像中走出来”的林则徐

如何将这样一部反映历史题材的主旋律

戏剧人物造型展现于舞台上，且富有新意而不

教条、不僵化，无疑是有挑战性和相当难度

的。让中国近代史上家喻户晓的标志性人物林

则徐“从雕像中走出来”，并且还要塑造出一系

列在大时代背景下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民族

英雄、正义的记者、英国商务总监、投机的烟馆

老板、挣扎生存的孤儿、被鸦片侵蚀的富家公

子、将领士兵、青壮劳力、贫苦农夫、千金小姐、

乡绅、郎中……对此，这部戏的舞台美术设计边

文彤进行了深刻的诠释：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

西方列强船坚炮利，而闭关锁国、腐败衰落的大

清帝国已经摇摇欲坠、不堪一击，舞台上徐徐打

开的巨大铁门上千疮百孔、落满补丁、斑驳不

堪，在两扇大门之间一道触目惊心的裂缝，如同

国殇的疮痍被撕开。码头上到处堆积着大小不

同的运送鸦片的芒果箱，为观众带来强烈的视

觉冲击力，似乎在唤起国人沉痛的回忆……

在构思人物造型设计方案时，笔者深受剧

本创作所围绕“正义”和“爱”的主题，以及富有

地域特色的音乐风格启发。全剧乐曲以大家

耳熟能详的广东民间小调《彩云追月》作为主

要旋律贯穿始中，既融合岭南特色又体现粤音

风格，时而大气磅礴时而委婉细腻，其中还添

加了许多现代的元素，让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

到波澜汹涌的历史漩涡。根据导演对这部戏

的创作要求和舞美设计风格定位，从音乐剧的

特性和题材出发，笔者希望能够通过对剧中人

物的塑造来带动观众贴近角色寻找共鸣，使情

节和角色引起观众视觉心理的反应，引导观众

对现实生活的联想。最终将着重体现民族性、

凝重感、地域特色，运用大写意、小写实的创作

手法刻画人物的气质和精神状态。

首先，剧中的角色根据剧情的变化以主

次、身份、性格进行划分，确定了不以写实为

主的设计方向，保留清代服装的时代特征以及

江南港口城市特有的地域特色的着衣风格和

习俗。具体设计方案为：对年代服装的基本款

式和造型元素加以概括和提炼；为了增强舞台

的表现力和历史质感，对面料的表面肌理进行

写意性处理；为了适应和便于演员舞蹈动作的

发挥，简化和改变了写实的服装比例和裁剪方

法；主要角色的服装色彩以比较饱和的色度和

明度来体现；服装材质选择运用厚重的和质感

对比强烈的丝绸、粗麻、棉、毛呢面料。

主人公林则徐是这部戏的核心角色，亦古

亦今的造型完全不同于历史教科书中一袭朝

服、长辫官帽、顶戴花翎的形象。在全剧中他

有两个造型变化，但是主体色调都是以深沉稳

重的暖色调为主，年龄定位在中年。第一个造

型是他初临广东深入民间微服私访的两个场

景，一是来到阿忠和倩娘的家里查访的一幕，

二是受到倩娘的指引去大烟馆寻找阿忠，求解

销烟秘方。编剧虚构的这家在当地赫赫有名

叫做“蓝莲花”的烟馆，是全剧当中重要的场

景，微服私访的林则徐和郑莞生乔装打扮而

来，在这里找到了关键性的人物阿忠。沉湎于

喷云吐雾之时的阿忠面对林则徐的询问，已经

陷入到幻觉之中，他回忆起当年与心爱的妻子

情投意合、如沐春风的情景，不知不觉说出了

销烟秘方石灰的来历……在这一幕，林则徐为

隐藏真实身份而身着便装，他内穿深棕渐变色

的长衫，外搭一件长及脚面砖红色的对襟坎

肩，脚踏黑色布面软底布便鞋。选用了厚重有

悬垂感的丝麻面料，既沉稳厚重，又朴素亲切，

体现林则徐不顾路途劳顿、风尘仆仆的急切状

态。另一个造型出现在与大英帝国英国商务

总监义律针锋相对地谈判收缴所有鸦片、最后

在虎门海滩上用找到的秘方将大量烟土在众

人面前全部销毁的场景中。这一次林则徐代

表的是清朝政府完成销烟使命，他以正义清

廉、刚直不阿的形象屹立在占满整个背景、堆

叠如山的鸦片箱的舞台空间。因此，笔者将他

长及脚面的外套设计为宫廷朱漆大门和围墙

的暗红色，上面用相同底色的盘绳，粘贴出纹

样制作肌理效果，增强面料的立体感，配上用

金线刺绣着海水江崖的云肩和马蹄袖，深棕色

长衫在腰间束上皮质的腰封，足蹬黑缎面的厚

底朝靴。干练简洁的现代背发，取代了清朝男

性符号式的辫子发，在妆面上花白长髯，突出

五官轮廓和清晰的结构，衬托出林则徐俊朗坚

毅的气质和威严感。

郑莞生是贯穿全剧的人物，他是一位满怀

着一腔热血、思想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由于

他留学英国的经历和爱国记者的身份，在他身

上体现有洋装和国服的混搭特征：第一个造型

是棉质的西式衬衫搭配一条薄呢子格纹西裤，

外系背带，颈间随意搭系着一条围巾。另一个

造型是粗麻中式长衫配皮鞋，格呢鸭舌帽，金

属框架的近视眼镜……咖啡色、土黄色、墨绿

色和象牙色是他服装的主要色系，衬托出年轻

的郑莞生仍然流露出沉稳、成熟的性格特点。

郑莞生几乎每一幕、每一场景都伴随在林则徐

左右，因此笔者将他们的造型归纳为一组去处

理，既协调又有主次和身份的区别。

服装：“演员穿着的布景”

狄德罗曾经认为，演员在舞台上具有双重

的人格，既是演员又是角色。如果将演员定义

为三位一体似乎更为准确。对导演来说，演员

是被导演创造的材料之一，演员是由自身扮演

角色而转变为审美对象的材料；从演员角度

讲，是对角色进行的二度创作，是创作的主体；

而从演员创造出来的角色来说，角色又是创造

出来的结果，是被创造的客体。演员在戏剧当

中扮演角色，并非演员就是角色，演员的性格

也绝非角色的性格，因此需要演员在二度创作

中去把握、去塑造、去演绎角色的性格。演员

扮演剧中角色，除了自身的表演以外，就是借

助舞台美术的帮助。服装和化装对演员的外

部形象塑造仅仅是一个方面，重要的是塑造角

色的性格和心理活动，从而表达戏剧本身所要

揭示的思想内涵、美学高度和设计师对剧本的

演绎等一系列创作思维活动。因此，在角色造

型设计上，注意挖掘角色的细节特征，力求准

确地将心理活动和性格外化于形象上。例如，

阿忠和倩娘夫妇是剧中一对悲剧角色，尽可能

从造型上去寻找一些可以展现二人性格特征

和心理活动的痕迹。阿忠和倩娘的生活经历

是因鸦片侵蚀而没落毁败的众多家庭的缩

影。阿忠本是一个出身于殷实的大户人家的

文弱书生，曾经与倩娘幸福恩爱，但因阿忠吸

食鸦片而落得家徒四壁、面临生死离别的悲剧

命运。贤良的倩娘面对着的是一个曾经丰腴

俊朗的丈夫，如今已变成形销骨立的烟鬼，所

有家产被变卖一空，只留下了一个从父辈那里

传承下来包裹着石灰的香囊。正当倩娘在无

助和绝望之时，林则徐与郑莞生登门查访，她

被林则徐销烟的决心和热忱所感动，重新燃起

“世界总会有个改变”的希望之火。阿忠和倩

娘的造型相对于剧中其他角色更加写实和悲

情，基本保持清代服装的款式，以银灰、月白、

浅藕荷色、蓝灰色为主色调的软缎、丝绸、雪纺

面料。一方面，体现他们沉湎于回忆和怀念美

好恩爱的过去与现实之间的强烈反差；另一方

面体现曾经富足的生活已成为一去不复返的

旧影，眼前的窘迫取代了曾经的繁华，似乎剩

下的只是一身褪色的华服。阿忠嗜烟如命，形

如枯槁，恍惚迷离，轻如落叶，薄如扉纸。在

“蓝莲花”烟馆一幕，是以蓝灰色的重磅丝绸面

料，垂感好且柔软轻薄，在袖口和胸前堆叠出

不规则的皱褶，用立裁的方法制作扭曲变形的

长衫，松散地罩在阿忠空如蝉壳的身体上。在

家中与倩娘回忆一幕，阿忠是一身家居的短打

便装，月白色的对襟小褂和长裤。剧中最后的

“海水”一幕，阿忠因吸食过量恍惚之间纵身跃

入大海，采用灰色丝绸的长衫，暗喻阿忠混沌、

无法自拔的悲剧性人生。倩娘身着清雅的水

粉色斜襟小袄，裁剪合体，刺绣精致。下面搭

配一条线条简洁的百褶马面裙，勾勒出一个素

雅端庄、凄美哀怨的小家碧玉形象。剧中“海

水”一幕，当丈夫阿忠恍惚之中跃入大海，硕大

的销烟池已经筑好，倩娘一袭白衣，将丈夫留

给自己的家传信物——香囊中的石灰，投入大

海，似乎在为丈夫送行、祭奠。

黄六和小桂花是当地远近闻名的烟馆“蓝

莲花”的老板和老板娘，名义上是遵守规矩的

生意人，实则是一对黑心狡诈的奸商。音乐赋

予这两个角色似中国传统戏曲中的丑角形象，

颇有讽刺意味，导演将二人的表演设计了相互

呼应的歌唱和形体动作，在全剧中颇有跳跃色

彩的效果，为此，他们的造型上体现较为媚俗

和夸张的特点。为黄六设计了一条深蓝有底

纹的锦缎长衫，外罩金色的中式盘口马甲，黑

色的绸裤和花缎面的瓜皮帽。在戴着硕大戒

指的手指间夹着烟，腰间挂着鲜艳的玉佩，肩

上斜挎着闪亮耀眼的大金算盘，一副十足的土

豪相。小桂花与黄六在造型上互为呼应，一身

妖媚俏丽的紫衣粉裤缎面绣花鞋，色彩的饱和

度很高，体现清代江南女性服饰特点的云肩，用

跳跃的橘黄色和天蓝色相间的花边和摆动的流

苏，装饰勾勒出云肩的轮廓，在上衣的下摆处点

缀了许多亮闪闪的水钻，凸显出一个风风火火、

善于察言观色又左右逢源的老板娘造型。

在“蓝莲花”烟馆帮佣的小伙计仔仔，是个

因鸦片的侵蚀而家破人亡、孤苦伶仃的孤儿，

为了生计被迫女扮男装。在粗麻质地的表面

上用颜料手绘做旧，制造出褴褛破旧的效果，

宽大的衣衫和包头巾掩盖了她的真实性别特

征，但是难以隐藏一颗孤苦无依的心。

美国戏剧家米尔顿·史密斯将舞台服装定

义为“演员穿着的布景”，释义为当它被演员穿

着在身，随着表演过程而不断地移动和变化的

时候，千变万化的服装对于舞台的色彩和演员

的形体，有着直接的影响力。它不仅具有装饰

功能，也为观众创造了一个绚丽多姿的舞台，

形成色彩强烈的视觉冲击。戏剧的视觉因素

不仅是戏剧本身的一部分，它随着时代的发

展、科技的进步、观众审美的变化而不断地开

拓和创新，遵循艺术创作规律和特征，从而引

领和推动戏剧演出在舞台美术上的变化。就

历史而言它是一种规律；就时代而言它是一种

思潮；就文化而言它是一种观念；就戏剧本身

而言它是一种创作方式；就戏剧创作者而言更

是一种创作立场和创作角度。为了更好地突

出该剧的主要角色形象、营造舞台氛围，通过

群众角色的造型来制造一种对比较为强烈的

视觉效果。

据历史记载，清道光年间东印度公司把鸦

片运进中国，当时的国民从朝廷高官到富贾，

从士兵到平头百姓，很多人都被鸦片侵蚀，甚

至军队肩扛长枪、怀抱烟枪丧失了战斗力。鸦

片不仅腐蚀了民众的健康，还使当时整个大清

政府的经济受到巨大打击。为了表现这段历

史背景下的人物形象，在各个场景中都有被烟

民充斥的角落，他们（她们）犹如洞穴中偷生的

老鼠、游走于坟墓边缘的鬼魅，既可悲又无尊

严。在剧中令人愤懑的迷局中，人人都无法扮

演自己理应扮演的角色，男女迷失在喧嚣的浮

华中，浑浑噩噩，行将就木。这些形形色色的

烟民，既由舞队又有合唱队扮演。在整个演出

的舞台美术中需要总体把握，特别是服装的样

式和色彩，在塑造角色的外部形象、烘托舞台

氛围，同时还要兼顾音乐剧的歌唱和舞蹈的特

性，为此，在服装款式、头饰和发型设计上以简

洁、便于舞蹈动作的发挥为着力点。这些群众

角色的身份不同，有郎中、书生、士兵、大家闺

秀、渔夫、公子、铁匠、乡绅、农民等，他们（她

们）似乎是大清整个时代和社会的缩影，可见

在当时受到鸦片侵蚀的人不分性别、不论贫穷

与富贵。将这些不同的角色统一于灰和白的

色调和清代服装元素中，着重强调既有年代的

质感又能体现迷离沉醉的人物状态。在“蓝莲

花”烟馆一幕，选用棉质材料，既吸光又柔软，

在内衣外穿的水衣水裤上，用麻绳和碎布粘贴

制造出一种斑驳凹凸的肌理感，加强舞台化的

效果。妆面的底色与服装一致的灰白色，结构

夸张，在眼睛和面颊的转折处勾勒出嶙峋的轮

廓，隐约看去像一群骷髅。男人根据身份设计了

不同的发型，或粗布包发，或长辫盘于头顶，或松

散蓬乱；女人用粗麻材质的装饰编结具有清代

女性发型特点的小两把和燕尾形状的发髻。

另一幕群众场面是在海滩搬运鸦片和销

毁的剧情，这些歌队、舞队的群众演员同时又

扮演了码头上形形色色的来往群众。他们的

服装依然保留在形式上遵循清代当时的样式

和特点：男性的长袍马褂、立领直身、短衫短

袄、偏大襟；女性的去裙着裤、直身窄袖、马面

裙、百褶裙。但是对长短比例、装饰细节进行

概括和简化处理。另外，根据每个不同角色的

不同身份，在款式设计和面料的质感上都有差

异，公子、大家闺秀、千金小姐、乡绅等富民用

了绸、缎类有光泽和垂感的面料，渔夫、农民、

铁匠等劳动人民选用粗麻、棉等面料，区分人

物身份和阶层，加强了戏剧感和形式感。为了

便于舞蹈大幅度的表演动作，服装局部的裁剪

调整了尺寸，裤子以现代流行的低裆裤款式，

压明线和上明兜的方法，使表面立体感和层次

感更强些。所有百姓的整体颜色在灰色调的

基础上提高了色度，大致统一在豆沙绿、土黄、

烟灰、浅棕、酱红色系为主，最后在服装的表面

进行了手绘着色处理，制造出斑驳的层次感和

肌理效果。群众歌队、舞队的造型处理在统一

风格、相近色调中，又不乏细节的处理，将角色

的形象衬托出来。

人物造型要发挥强化剧目音乐
张力和剧本意蕴的功能

戏剧创作需要符合不同剧种的艺术特点

和创作规律，尽管话剧、歌剧、舞剧都具有舞台

剧创作的共性特征，但是在性质和表现形式上

却有本质的区别。

音乐剧是以戏剧为基础、以音乐为灵魂、

以舞蹈为重要表现手段的艺术样式，同时也是

通过将戏剧、音乐、歌曲、舞蹈这四大元素进行

整合来讲述故事，完成人物形象塑造和刻画的

综合性表演艺术。因此音乐剧具有综合性、现

代性、多元性、灵活性等特点。例如，为了表现

舞台故事而创作的音乐，常常综合了多种形式

和风格，特别是常常把歌剧、轻歌剧和爵士乐

整合为一个有机体。音乐剧的创作也应遵循

舞台的戏剧性、歌唱性和可舞性的特点，这样

才能更好地突出和反映剧作的戏剧主题，从而

形成演剧活动的完整性，使观众享受到音乐剧

艺术的巨大魅力，这也是其戏剧风格有别于其

他艺术风格的一个重要特征。

戏剧人物造型是塑造戏剧故事中角色外

部形象的艺术手段，在艺术创作上属于二度

创造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虽说有着自身独立的

构成系统，但仍然要通过剧作、导演的创作手

法、演员的表演、舞台美术和音乐的风格等各

门类艺术相互配合融通以后，统一于完整的主

题和创作艺术风格之下，使人物造型的服装和

化装匀称、调和，产生协调一致的美感，呈现其

特质。另外，人物造型还可以启发演员真正融

入他所要表现的那个时代环境，令自己的表演

更具说服力，激发演出热情和创作的灵感。运

用服装、化装的独特语言，解读戏剧人物的内

心独白、心理感受、人生命运，以及大的历史环

境带给人们的悲喜之后的外在印迹与影响。

让剧中人物本身、外部造型、戏剧情绪、音乐节

奏和舞台美术的整个创意充分完美地结合在

一起，从而引导观众的视觉感受，激发观众对

现实的共鸣和审视。音乐剧的人物造型设计

不仅仅属于艺术和人体工程的范畴，重要的是

要具有诗性和音乐性的语言表达，传达情怀、

韵律和节奏的内容，运用各种适当的造型手法

烘托和强化音乐以及戏剧本身所要表达的思

想和创作理念。

在为原创音乐剧《虎门销烟》人物造型设

计过程中，是一次探索过程的实践，又一次体

会到新的尝试。由此对音乐剧及音乐剧人物

造型的创作特点、艺术规律有了更进一步的认

识。《虎门销烟》这部音乐剧采用了现代音乐和

地域特色的曲风，又有古典的旋律，综合了歌

和舞的特点，体现了音乐剧的“可歌性”和“可

舞性”。主要角色突出了歌唱和话剧的表演，

人物造型重在强调塑造年龄和人物性格的特

征。而舞蹈与合唱表演则更突出地表现在群

众角色上，从而加强和突出了该剧的历史厚重

感，为观众带来无比震撼的视听体验。

现代音乐剧追求视听震撼的演出效果，它

来自于剧作、导演、音乐、舞蹈、舞台美术的完

美结合和准确演绎，尽管在这部戏的设计中仍

然还有许多遗憾之处，有待于今后在创作和演

出实践中积累经验、不断探索。希望原创音乐

剧《虎门销烟》能够让二十一世纪的观众身临

其境地感受到那波澜汹涌的历史，产生灵魂深

处的民族自尊和爱国之情的共鸣。

在笔者们身处的时代，作为一名艺术创作

者是幸运的。作家阿兰德在他的著作《身份的

焦虑》中曾说道：唯一能够对抗笔者们身份焦虑

的就是艺术创作。

（作者系中央戏剧学院副教授）

激发民族自尊和爱国之情的力作
——从《虎门销烟》谈音乐剧的人物造型创作

刘红曼

《虎门销烟》服装造型（剧照由东莞保利文化演艺团有限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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